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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味儿话剧”自成体系，用天津方言讲天津故事

话剧舞台让我欢喜让我忧

口述 张艳秋 整理 郑祖元

张艳秋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

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她曾先后主演

了《家》《茂陵封侯》《北平1949》《关

系》《日出》《雷雨》《风华绝代》《花蕊

夫人》《相士无非子》《榆树下的欲望》

《婢女春红》等话剧，获得过中国戏剧

梅花奖、中国话剧金狮奖、中央戏剧

学院首届学院奖（表演奖）等奖项。

她把一生的热爱献给了话剧舞台：曾

忍着母亲离世的悲痛，将活泼可爱、

能歌善舞、追求爱情的茂陵公主呈现

给观众；也曾在不断探索中将曹禺先

生笔下的陈白露刻画得淋漓尽致。

一路走来，她不为诱惑所累，只为艺

术而生。而今已过知天命年纪的她，

更加珍惜每一次登上舞台的机会，也

更愿意为年轻的话剧演员搭建平台，

继续传承“津味儿话剧”。

零基础考入天津人艺学员班

30岁第一次演女主角

我出生在汉沽，从小爱看电影，
爱唱歌，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演
出。高中毕业后我考入汉沽税务局，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直到有一天，上
中学时教我音乐的林世辉老师得知
天津人艺准备招收学员，立即告诉
我，鼓励我报名，重新点燃了我当演

员的梦想。
我第一次走进天津人艺大院，内

心充满激动、崇拜，但是，当我看到那
么多条件优秀的俊男美女都在候考
时，顿时没了底气。我准备了朗诵和
舞蹈，因为没受过专业训练，朗诵发
挥得并不好，舞蹈跳得也特别僵硬。
我觉得太失败了，肯定会被淘汰，老
老实实地回单位上班。汉沽文化馆
的牛老师鼓励我，帮我在税务局传达
室找到了复试通知书。也许是运气
好，我又顺利地通过了复试。三试
时，我精心准备了一段朗诵——电影
《人证》中的独白片段，把自己感动得
流泪，也让作为考官的中央戏剧学院
的教授们动容。

接下来还有四试，考验学生的即
兴表演。冉杰教授看出我性格含蓄
温和，像小绵羊一样，便给我出了一
道难题，让我表演一个在公园丢了孩
子的母亲，表现一种着急的状态。老
师不喊停，我就要演下去，也不知道
哪来的激情，我疯狂地喊着孩子的名
字到处寻找，最后急得蹲下身大哭起
来。这一哭，终于让考官看到了我身
上隐藏的表演潜力，为我进入天津人
艺铺平了道路。

那一年是1987年，我们那届一共
招收了十五名学员，七个女孩、八个
男孩。中央戏剧学院的冉杰教授、田
震琨教授，天津人艺的话剧表演艺术

家常汝言老师都为我们付出了心
血。我们学的课程和中央戏剧学院
一致，带我们班的台词老师同时也带
巩俐所在的班。

1999年，我们排演话剧《军号响
了》，我第一次演女一号。这个角色
要从十七八岁演到四十多岁，而那时
我刚刚30岁出头，感觉上下都够不
着。排练时我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再
加上孩子小，精力达不到，每天特别
着急，整个人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
态。晚上常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
了，做梦还在念台词，想着怎么念得
更准确，逻辑重音在哪儿，潜台词是
什么意思，跟对手演员怎么交流，戏
怎么接上，再加上形体表演……处处
都要考虑到。半个月之后，我的嗓子

失声了，现在回头想一想，就是急出
来的火，不是喝水少。

艺委会的老师们来审查这部话
剧时，纷纷夸奖我：“哇，艳秋第一部
戏就这么亮眼，在台上光彩照人，跟
老演员搭戏搭得也好！”老师们的肯
定让我有了自信，一下子找到了感
觉。后来我们这部戏到北京演出，冯
小刚导演看过之后，将其改编成电影
《集结号》。

在舞台上塑造不一样的陈白露

培养本地演员传承“津味儿话剧”

在舞台上这么多年，我演得最辛
苦的角色，当数曹禺名剧《日出》中的
陈白露。2005年夏天，天津人艺排演
话剧《日出》。剧院对陈白露这个角
色的要求很高，任鸣导演认为，《日
出》的成败在于女主角，演员的身高、
形象、气质方方面面必须要符合这个
角色。仔细读完剧本，我觉得难度不
太大；排演时，任鸣导演对我的表演
也给予了肯定。

演到二十多场以后，经过不断深
入地研究剧本，我渐渐发现，陈白露
这个角色的内涵、难度、高度，远不止
我在舞台上所表现的那样。怎么说
台词，怎么演出她的性格，怎么才能
让这个人物更丰满，这些问题时刻在
我脑海里滚动。演戏之余所有的时
间，我几乎都在思考这个人物，因为
深爱，所以痛苦，陈白露让我欢喜让
我忧。

我搜集、阅读了大量关于《日出》
的资料，写了很多关于陈白露的笔
记。曹禺先生曾说过：“陈白露这个
角色是有难度的，因为她是一个绝望
了的好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际
花。”但是，剧本赋予陈白露的多半是

交际花形象，吃喝玩乐、逢场作戏，怎么
才能把“绝望的好人”表现出来？对我
来说是一种挑战。

现在回想起陷入人物创作困境时
的状态，我依旧感触颇多。陈白露在我
心中是一个纯洁干净的女人，她内心充
满爱，渴望美好的生活，因为感情受过
伤害而误入风尘，这不是真正的她，她
是一个矛盾纠结的人物，我演得也很纠
结，总想如何从剧本的字里行间找到她
的好，演出她的好。

这个角色我一直演到现在，我几乎
能回忆起她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
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依然克服各种困
难，坚持《雷雨》的巡演，走遍了全国多
个城市，演出场次达150多场，传播了经
典艺术，展现了天津人艺的风采。

戏剧大师曹禺先生是天津人，《日
出》《雷雨》写的都是那个年代的天津故
事，这也是天津被誉为“中国话剧的摇
篮”的原因之一。我们天津人艺一直以
“津味儿话剧”见长，我也先后出任《海
河人家》《生死二十四小时》《俗世奇人》
等“津味儿话剧”的副导演，期盼着能让
“津味儿话剧”自成体系，用天津方言讲
好天津故事，展现天津的风土人情。

从担任多年的演员剧团团长的岗
位调整到人艺副院长的岗位，职务变
了，我也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大
了。我是天津人艺最后一届学员班的
学员，之后我们剧院开始招收各大艺术
院校的毕业生。这些演员来自全国各
地，为天津人艺注入了活力，但美中不
足的是，他们学天津方言学得可能还不
太准确。我希望能打造一种创新模式，
招收一批有表演经验的天津本地人，经
过正规培训，从表演水平、德艺双馨上
进行考核，择优录取，充实我们天津人
艺的演员队伍，把“津味儿话剧”更好地
传承下去。

话剧是我一生的追求

天津人艺就像一个大家庭

话剧是我一生的热爱和追求。2008
年，我们排演古装话剧《茂陵封侯》，演出
之前我母亲突然去世。剧院领导担心我
承受不住，建议演出改期、给观众退票。
我冷静下来思考良久，作为职业演员，没
有比演出更重要的事，于是找到剧院领
导：“我的职业是演员，不能因为个人情
绪影响甚至终止演出，不能因为个人的
事耽误集体的事，更不能对不起观众。”

平时演出，演员一般提前一个半小
时到场，化妆、准备戏，有问题的地方大
家再交流一下，导演也要再强调一下每
场的要求，大家在后台有说有笑。但是
那一天，当我走进化妆间，周围一点儿声
音都没有，大家都担心影响我的心情。
剧中扮演我父亲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路希
老师走过来，站在我身后，用手轻轻地按
在我的肩上。那样的轻抚，在那一个瞬
间，给了我特别大的力量。

演出正式开始，气氛与往日格外不
同。平时演员下场后，就会回化妆间休
息，但那天所有下场的演员都站在侧幕
边注视着舞台。我对自己说，就冲大家
对我的这份关心，我也要咬牙坚持演
好。我演的那个角色是一个非常开朗的
少数民族公主，当我又唱又跳的时候，看
到扮演我母亲的徐淑珍老师的眼泪在眼
眶里打转，亮晶晶的。

那场演出过后，我更加感受到天津
人艺的温暖，培养我成长的老师，与我共
同进步的同事，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相互
鼓励、相互支撑。所以后来，无论外面有
多大的诱惑，我都没想过离开这个剧院，
就像不想离开自己的家。戏剧艺术路很
长且艰辛，我会一直走下去，为繁荣天津
的戏剧事业而努力。

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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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 呈现一个温暖世界
本报记者 何玉新

陈可辛访谈

这场戏好或不好
要看它是否感人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著名导演陈

可辛参加电影学堂大师班，畅谈了自己与电影

的缘分。在将近40年的电影生涯中，陈可辛游

走于内地、香港和国际影坛，执导了17部作品，

监制了近40部作品。从儿时跟父亲走进片场，

到在电影院里迷上了看电影；从电影公司的暑

假工，到助理、后勤、监制；从执导处女作《双城

故事》，到如今拍摄“全世界人都看的中文

剧”。于陈导而言，电影或许是童年往事里懵

懂的梦，是青春年少时心中的火，也是相伴人

生的一叶扁舟。他说：“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

主义者。人生必然会碰到很多烦恼，遇到很多

难题，但乐观在于当下，当你乐观时，当下就快

乐了。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你就想象结果是

最好的，因为起码你把当下赚了。这就是我人

生的态度，拍电影的态度。”

受父亲影响爱上电影

拍《金枝玉叶》票房夺冠

陈可辛生在一个电影之家。父亲陈铜民
是泰国华侨，上世纪60年代到香港，在国泰、邵
氏等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宣传，也做过演员训练
班的主任。父亲常把自己的梦想讲给儿子听，
并带陈可辛去片场看拍电影、去电影院看电
影。童年时光在陈可辛的记忆中留下许多温
暖画面，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一些完全
看不懂的电影，一直在这个氛围里面长大，所
以跟我爸爸的关系特别好，像朋友一样。”

几年后，陈铜民为梦想辞职，独立拍电影，
陈可辛成了父亲电影中的童星。当时香港电
影市场竞争残酷，电影人的社会地位也特别
低。没过多久，陈铜民事业失败，带着家人移
居泰国曼谷。小小年纪的陈可辛仍喜欢电影，
平日自己攒钱，到暑假就跑回香港去看电影。

父亲知道儿子喜欢电影，但这条路太难
走，甚至可以说危机重重，所以对儿子提出一
个要求，“千万不要碰电影”。有一次一家人去
度假，住在海边的高级酒店，陈铜民觉得酒店
经理是一个很舒适的职业，住在酒店、吃在酒
店，不用受苦受累，没有那么大的工作压力，所
以想让陈可辛学酒店管理。

1980年，陈可辛听从父亲的安排，前往美
国洛杉矶上大学，读酒店管理专业。但只念了
一个学期就熬不下去了，偷偷换成了电影课
程。1983年放暑假，陈可辛瞒着父亲回香港，
在嘉禾电影公司打工，一干就再也舍不得走。
吴宇森执导动作电影《英雄无泪》需要泰语翻
译，陈可辛获得机会，并参与了编剧及统筹。
随后，他又担任了蔡澜等人的副导演和助理制
片，正式步入电影行业。

1991年，陈可辛的导演处女作《双城故事》
上映，该片由曾志伟、谭咏麟、张曼玉主演，被
香港导演协会选为最佳影片。渐渐有了些名
气的陈可辛与几名年轻导演一起创立了一家
小型电影公司。公司要求陈可辛完成一份“命
题作业”，他回忆说：“我之前的电影虽然也会
考虑票房，但自主性比较强，而这次要为张国
荣量身定做拍一部电影，讲的就是明星生活，
是好莱坞电影的套路，王子和灰姑娘的童话故
事，难点也在于此——我从小到大都不爱看童

话，这种爱情跟我的爱情观不一样。”
尽管有难度，陈可辛还是交出了一份令人

满意的答卷——他监制并执导了由张国荣、袁
咏仪、刘嘉玲等主演的爱情电影《金枝玉叶》，
票房达到3000万港元，拿下了暑假档票房冠
军，跻身香港年度十大卖座电影，获得第14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陈
可辛有了一种功成名就的感觉，“那阵子我是
不用走路的，因为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然而世事难料，《金枝玉叶》取得成功的同
时，公司却濒临倒闭，而另一家大公司开出的
收购条件，却是必须要拍《金枝玉叶》的续集。
陈可辛只能答应这个完全不在计划中的续集，
“我不知道该怎么拍，因为这个故事已经讲完
了。想来想去，只能拍童话故事之后男女主人
公怎么继续生活，拍他们的同居、婚姻关系, 把
那份快乐延续下去。”同时，陈可辛也提出一个
条件——再拍一部比较文艺的电影，那就是
《甜蜜蜜》。那家大公司勉强答应，但只同意给
他几百万港元资金。

因为担心公司变卦，陈可辛决定先拍《甜
蜜蜜》。可是《金枝玉叶2》要赶在当年的暑假
档上映，所以《甜蜜蜜》拍到一半时只好暂停，
他又忙着去拍《金枝玉叶2》。

遭受冷遇无人问津

反而成就了《甜蜜蜜》

“过去我们在香港拍戏很难，很多场所都
不让我们拍，但这次却很顺利，因为《金枝玉
叶》成功了，一些大酒店都让我们随便拍，拍的
时候很爽。”陈可辛说，那个时候香港电影的周
期很短，一个多月就能拍完一部戏，五六天就
能剪辑完，一年能拍好几部戏。匆匆结束了
《金枝玉叶2》的拍摄，他又接着去拍《甜蜜蜜》
在纽约的那一部分。这时《金枝玉叶2》开始疯
狂地做宣传，十几年没联系过的朋友都给他打
电话要电影票。谁知片子上映后大家都傻了，
不仅票房失利，影评人也是一片嘘声。

在陈可辛看来，两部《金枝玉叶》的命运其
实是完全相反的，“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运，没
有任何导演想去拍一部不好的电影，只要他拍
了，他就会努力把它拍好，但灵感来没来，却不
是自己能决定的。”

从纽约回到香港，陈可辛遭受冷遇，这反
而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剪片子、做后期。“我像
是被打入了冷宫，跟我的剪辑师一起关在房间
里剪片子，很沮丧，一个多月也没有人搭理
我。没人关心《甜蜜蜜》的档期，没人追着我问
什么时候上映……”
《甜蜜蜜》并没有首映式，第一次试映是午

夜场，深夜11点多，在香港最大的一家电影院，
位于尖沙咀天星码头。“半夜一点多散场以后，
我们几个人走路去附近一家咖啡厅喝东西，同
时也想自我检讨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可以修
改、调整的地方。”那一夜让陈可辛至今难忘，
“本来十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一个半小时，因
为一路上每个认识的人都会拦住我们，说他有
多喜欢这部电影！”
《甜蜜蜜》大获成功，陈可辛获得第16届香

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经历过挫折与冷

遇，这一次陈可辛没有像《金枝玉叶》成功时那
样被冲昏头脑，而是多了一份踏实，“我知道我
还能留在这个圈子里，继续拍电影。”

曾有人问陈可辛，在电影《甜蜜蜜》中，李
翘和黎小军在香港相遇、相爱后分手，几年后
又在纽约街头意外重逢，真实世界里的情侣，
会有这样的幸运吗？并据此质疑陈可辛的电
影逃避现实，向商业妥协。陈可辛坦言，自己
的电影经常会游离在“现实”“残酷”和“温暖”
“乐观”两种对立情绪当中，有时候确实会触碰
到人性的阴暗面、人生的不幸，但是他也相信，
那些血淋淋现实背后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都会
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就只能拍问题被解
决的这种结局。”

对世界成熟的思考、对人性有效的认知，
成就了陈可辛电影中温暖的基调。“这几年我
听到一个词——温暖写实主义，我觉得特别
好，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的日子可以
过得很困难，但我又有很温暖的信念，相信明
天会更好，可能因为我是射手座，特别乐观。
甚至在我看来，不幸福也是幸福。拿我自己来
说，这一辈子所有的经历，苦的、甜的、酸的、辣
的，我觉得都是好的，因为如果没有过去的不
好，就没有今天的好。”

一直有一种危机意识

一直在顺应市场变化

虽已年过花甲，但陈可辛依然保持着“少
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天真与感
性。“我一辈子都这样，我仍觉得自己是少年。
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也没有经验，但我喜欢那
种感觉。我的弱项是技术，我只想讲故事，讲
情感和人物，对于场面、特效、动作、炫技的镜
头完全没有兴趣。好在我还有一个优点，从主
观上说，我觉得我的审美还是不错的。”

谈到对导演这个职业的理解，陈可辛开玩
笑说：“导演其实是一个最容易的工作，因为在
电影行业里，无论是演戏、写剧本、摄影还是剪
片，都需要有专业知识，但导演可以什么都不
会、都不懂，导演就是一个把所有人‘码’在一
起去创作，然后再去做选择的人。”

1998年，陈可辛为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执
导了爱情电影《情书》。随后几年，他又执导了
歌舞片《如果·爱》、古装片《投名状》、动作片《武
侠》、剧情片《中国合伙人》、体育片《夺冠》等一
批电影。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陈可辛没有沿
着《甜蜜蜜》那种文艺片的道路一直走下去？陈
可辛解释说：“电影永远都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
行业，能够回本已经很难。大家看到的票房数
字，对我们从业者来说，压力大得不得了。所以
我一直都有一种危机意识，一直在顺应市场的
变化。而且越成功压力就越大，因为大家对你
的期望就会更高。当然我也有原则，就是电影
一定要好看。如果这个电影不好看，对导演的
损伤比不卖钱、口碑差都要大，观众会记一辈
子。不过有一点我做到了，我拍的每部电影，无
论大家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无愧于心。”

在被问及“选择演员的标准有哪些”时，陈
可辛的回答非常坦诚：“首先当然要有明
星，因为没有明星就没有投资，没有投
资就没有电影，所以我就拍明星。”
他认为拍明星是一门功课，要找
到明星的特点，拍出别人没有拍
过的那一面。从《金枝玉叶》中
的张国荣、袁咏仪、刘嘉玲，到
《甜蜜蜜》中的黎明、张曼玉，再
到《投名状》中的李连杰、刘德
华、金城武，众多明星出现在陈可
辛的光影世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除了明星之外，他对演员还有
一个特殊的要求——必须懂得表现“脆
弱”。“无论这个人物有多坚强、多强悍，我也要
求演员演出这个人物脆弱的一面，因为再强的
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陈可辛希望年轻导演都能立足中国，找到
好题材，“中国的市场很大，能够提供这样的资
源。中国也有很多好故事，那为什么我们不去
拍这些大家都能共情的中国故事呢？从某种意
义上讲，语言也好、形式也好，都是一个桥梁，只
要我们的内核——中国文化的东西保留下来，
就可以搭起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找到一个
结合点，把中国的文化输出出去，把中国的故事
拍给全世界看。”

记者：《甜蜜蜜》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深入

人心的镜头，能否回忆一下拍摄时有哪些难

忘的瞬间？

陈可辛：李翘在美国看到豹哥离世，首先
她笑了一下，然后才哭，这个场景拍了好多
条，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一条。既然第一条
就那么好，为什么还要拍那么多条呢？拍第
一条的时候，我没想到张曼玉会这样演。我
觉得她最好看的就是没有表情，眼泪流下来，
因为她有一种强悍，当她演脆弱的时候，又很
自然，这是与生俱来的，学表演都学不来的。
而她突然笑了一下，我就蒙了，我说不行。她
跟我解释，我说我明白，我完全理解你那个笑
的动机，但就是觉得你在演，有演的痕迹。我
们拍了八条，她说她真的哭不下去了。后来
剪片子的时候，第一条虽然还是没有绝对地
说服我，但我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更让我感动
的，我想把那个笑剪掉，但是也剪不掉，只能
认了。最后大家都喜欢这一段，所以也说明，
导演不一定是对的。

记者：那么后来您认同这个笑了吗？还

是觉得人去世了，就应该哭？

陈可辛：其实之后的很多年，我都不理
解、不明白。直到我拍《金鸡2》的时候，在配
音间里配音，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柯受良去
世了。柯受良是我和吴君如的好朋友，而且
他和君如的关系更好。我把君如叫到外面，
两手抓住她的肩膀，我说小黑走了。她突然
间用她在电影里面那个角色的表情，“嘿嘿”
笑了一下，笑完才哭。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
她突然要笑一下，那个笑就跟张曼玉那次的
笑一样。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明白。又过
了20年，今年我爸爸去世，我在半夜3点接到
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也不是哭。我觉得怎
么可能？我爸爸的身体很健康，这太荒谬了，
简直是一个笑话……

记者：您拍的爱情片特别细腻，尤其是表

现女性内心的时候，特别能打动人。作为一

名男性导演，您是怎么做到的？

陈可辛：大家说我拍的是爱情片，其实我
觉得那都是关系片，我不太会拍爱情
片。我也没有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拍，
只是站在人的角度，或者我作为男
性去看女性的角度。可能是因为
我没有那么封建，没有那么大男
子主义，所以我拍女性会拍得比
较到位。
可能有人会说，你不就是在

煽情吗？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喜欢
感人。我看电影，我喜欢找到我能哭
的地方。看剧本的时候，或者跟编剧

聊剧本的时候，我会想到这里我一定会
哭。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标准，这场戏能
不能过，好还是不好，要看它是否感人。

记者：您妻子吴君如是喜剧演员，您怎么

看待喜剧？

陈可辛：说到喜剧，我到了现在这个人生
阶段，就可以回家问君如了，好不好笑？因为
我自己的笑点跟她也是不一样的。喜剧本身
就是悲剧，喜剧演员都有很灰暗的一面。其
实我也喜欢喜剧，但是我不会搞笑，我搞不了
笑，这是很吃亏的地方。搞笑才是最大公约
数，喜欢看喜剧的观众最多。

（图片由上海电影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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